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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沙特阿拉伯的家族统治和伊斯兰君主制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

态ꎬ 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具有典型性ꎮ 二战结束以来ꎬ 伴随石油工业的崛

起ꎬ 沙特在原有社会结构和传统精英集团的基础上ꎬ 衍生出一些新的精英阶

层ꎬ 它们在王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ꎮ 沙特不同精英集

团形成和发展及其各种互动关系的变化ꎬ 可以通过同心环圈层模型为主体框

架加以分析: 基于历史上形成的家族统治传统和牢固的政教联盟赋予沙特家

族 “王权神授” 的 “合法性”ꎬ 作为核心精英集团的沙特王室始终主导它同

其他精英集团的互动关系ꎬ 而后者由于自身的各种局限ꎬ 总体上处于依从地

位ꎮ 与此同时ꎬ 核心精英集团也借助它所掌控的资源ꎬ 并通过不断的渐进改

革ꎬ 对王权进行必要的改良和适度的权力让渡ꎬ 以顺应时代发展ꎬ 迎合民意

诉求ꎬ 维系王权的长治久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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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ꎬ 传统游牧国度沙特阿拉伯王国 (以下简称 “沙特”)
经历了从农牧经济向现代石油经济转化的 “质变”ꎮ 其集中体现是ꎬ 在沙特传

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ꎬ 衍生出一些新兴的社会阶层和精英集团ꎬ 成为推动沙

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新动力ꎮ 沙特新老精英集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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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制约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ꎬ 而社会转型同样也对沙特精英集团的嬗变产

生明显的反作用ꎬ 两者互为影响ꎮ
关于精英集团的研究ꎬ 国外学界起步较早ꎬ 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

关于精英集团理论的探讨ꎻ① 二是针对沙特王国精英政治的实证研究ꎮ② 总体

来看ꎬ 国外对沙特精英集团的研究数据充分ꎬ 剖析细致ꎬ 颇具参考借鉴价值ꎮ
不足之处是对沙特社会阶层和精英集团的整体和比较研究还很不充分ꎮ 国内

学界对沙特精英集团的研究起步较晚ꎬ 目前还没有专门探讨该问题的著作问

世ꎮ 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沙特王国历史、
社会、 政治和经济等问题的文本ꎬ 其中有与沙特精英集团研究有关联性的著

作ꎮ③ 同时ꎬ 中国学者还撰写了多篇有关沙特王国政体和家族统治、 政教联

盟、 现代化进程、 政府反对派、 社会变革和王位继承的论文ꎮ④ 这些成果直接

或间接蕴含有关沙特精英集团与王权政治研究的内容ꎬ 从而为进一步开展对

沙特精英集团的全面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基于此ꎬ 本文力图通过划分几

个有机板块ꎬ 依据递进方式ꎬ 对沙特的精英集团进行系统深入研究ꎬ 全面论

述精英集团的形成和分类、 行为变化和结构特征、 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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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聚焦精英集团对沙特社会和王权政治演变的各种外溢效应ꎬ 进而总结和

归纳沙特精英集团与王权政治嬗变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ꎮ

一　 “精英” 的界定和沙特精英的圈层构架

根据英国的 «牛津英语词典»ꎬ “精英” 一词最早出现于 １８２３ 年ꎬ 意为特

殊的社会集团ꎮ 中国的 «辞海» 将 “精英” 解释为精华ꎬ 专指社会中具有卓

越才干ꎬ 身处社会上层ꎬ 并富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群ꎮ① 帕累托将那些能够借

助政治权力ꎬ 是否有效影响社会和国家决策的人群划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

精英ꎻ② 拉斯韦尔认为精英通常指社会中身居高位者ꎬ 但他并不认为精英仅仅

来自社会少数阶层ꎬ 主张应从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挑选精英ꎻ③ 米尔斯强调精英

主要包括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三个集团内ꎬ 并形成一个单一精英体系ꎬ 在该

体系内能够作出决策者ꎬ 被称为权力精英ꎮ④ 故此ꎬ 精英通常是指那些集各种

优势于一身ꎬ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居于最上层ꎬ 并能主宰公共决策的关键人群ꎮ
然而ꎬ 对于沙特精英集团与王权政治的研究ꎬ 显然不能简单照搬或套用

上述西方的精英理论ꎮ 西方精英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进行的

解析ꎬ 它无法准确阐释沙特社会转型中精英阶层衍化的客观现实ꎬ 尤其是沙

特王国独特的家族统治和君主制政体ꎬ 及其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ꎬ 致使对沙

特精英阶层的研究更为复杂化ꎮ 但西方精英理论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却不乏参

考价值ꎬ 应依据唯物史观予以合理甄别与吸纳ꎮ
从政治学的观点看ꎬ 国家被视为社会和政治行为的载体和基本框架ꎬ 精

英阶层所具有的强大能量必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ꎮ 那些能以不

同方式影响沙特王国社会转型与政治变革的群体ꎬ 统称为精英阶层ꎮ 由于沙

特王国的各精英集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ꎬ 故本文尝试通

过一个同心圆的圈层模型进行论述和剖析ꎮ 第一圈层为核心精英———在王国

重大问题和战略上握有最高决策权ꎻ 第二圈层为次级精英———掌控王国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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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门或机构并在政治上拥有 “话语权” 的高官政要ꎬ 有资格参与次级政

治决策ꎬ 但却无权制定王国战略ꎬ 除非极个别人获得授权ꎻ 第三圈层为普通

精英———主要借助间接方式游说战略决策者或者为王国的变革建言献策ꎬ 影

响力有限ꎮ 各圈层之间并非铁板一块ꎬ 有时亦可相互交叉ꎮ 如研究者所言ꎬ
与政治相关的精英们经常处于 “弹性构成ꎬ 而且界限也不清晰”ꎮ① 因此ꎬ 相

对的流动性是沙特各精英阶层成员的特点之一ꎬ 促成精英流动或重新 “洗牌”
的核心要素是权力的再分配ꎮ

二　 沙特王权和精英集团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要素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ꎬ 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

境、 经济条件、 宗教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等因素ꎮ 沙特精英集团的形成是沙

特独特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产物ꎮ 精英阶层的出现和行为之变化ꎬ 一方面受

到阿拉伯部族传统和伊斯兰教的熏染ꎻ 另一方面缘于王国社会、 政治、 经济

等诸多综合因素的互动ꎮ
(一) 固有的阿拉伯部族传统和浓郁的伊斯兰意识形态

阿拉伯半岛自古以来就是游牧社会的中心地带ꎬ 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

部落是游牧贝都因人的基本社会组织ꎬ 也是其赖以维持生计的生产单位ꎮ 游

牧社会异常艰难的生存状况注定了游牧民与氏族部落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ꎮ
囿于浩瀚沙漠中基本生产资料和物质供给的奇缺ꎬ 任何一个处在氏族和部落

圈外的人ꎬ 都将难以独立生存ꎮ 因此ꎬ 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内聚

力得到不断强化ꎮ 氏族部落观念根深蒂固ꎬ 其成员对氏族和部落的忠贞是无

止境、 无条件的ꎮ② 即使在现代ꎬ 那些早已告别了游牧生活并已转为城镇居民

的贝都因人ꎬ 始终都保持着浓重的部落情结ꎬ 他们宁愿将自己的族谱追溯至

遥远古代的阿拉伯某一特定部落ꎬ 而不顾这种联系仅仅是一种传说ꎬ 抑或是

真实的存在ꎮ③ 注重血统ꎬ 效忠氏族部落ꎬ 绝对服从氏族部落首领ꎬ 成为半岛

游牧社会的一大美德ꎮ 它滋长了游牧社会固有的宗派与部族主义传统ꎬ 即对

所有外来者或陌生人一概拒斥ꎬ “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 这一效忠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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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始终被游牧民所遵从ꎮ 它同时也反映了阿拉伯游牧民的政治认同理念ꎮ
伊斯兰教是影响半岛游牧社会的另一重要因素ꎮ 公元 ７ 世纪先知穆罕默

德将其创立的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ꎬ 作为一种普适性的精神武器ꎬ 来消

除游牧社会的各种弊端ꎬ 实现半岛游牧社会的团结与安定ꎮ 伊斯兰教具有政

教合一的特点ꎬ «古兰经» 强调ꎬ 安拉是 “世人的主宰ꎬ 世人的君王ꎬ 世人的

神明”ꎮ① 它要求穆斯林绝对服从安拉及其在世间的使者或代理人: “谁服从

使者ꎬ 谁确已服从真主”ꎮ② 伊斯兰教规范了国家权力的政治准则ꎬ 并使伊斯

兰国家具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权力ꎮ
部落问题研究专家艾拉􀅰拉皮德斯 ( Ｉｒａ Ｍ􀆰 Ｌａｐｉｄｕｓ) 认为ꎬ 部落社会中

存在 “两种基本的、 原始的和持久的忠诚结构”ꎬ 一个是对家庭、 氏族和部落

的忠诚ꎬ 另一个是对 “更大规模的文化、 宗教和帝国统一体” 的忠诚ꎮ③ 因

此ꎬ 氏族部落观念、 阿拉伯的古老传统和伊斯兰教对后来沙特王权和精英集

团的形成无疑具有超常影响ꎮ
(二) 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的政教联盟

１８ 世纪初叶ꎬ 阿拉伯半岛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生活仍由各氏族部落首脑

主导ꎮ 在宗教方面ꎬ 伊斯兰教 “已经从当年穆罕默德向范围很小的阿拉伯社

会所宣传的朴素、 严格而又严肃的一神教ꎬ 扩展成一个由各种法律学派和教

派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ꎬ 它们把自己的宗教仪式以及极端不同的宗教观念和

宗教习惯夹杂到各派教徒头上ꎮ”④

瓦哈比派出现之前ꎬ 有关内志 (纳季德) 宗教阶层乌莱玛的记载非常少ꎬ⑤

但有四点可以肯定: 一是少数绿洲定居点尚存有限的宗教文化ꎻ 二是定居点

里的个别家族专门致力于传统宗教文化的研究和传播ꎻ 三是文化中心的主要

任务是阐释和运用伊斯兰法ꎻ 四是少数乌莱玛遵从沙菲仪和马立克法学派ꎬ
大部分乌莱玛属于罕百里法学派ꎮ⑥ 半岛的社会状况为新教派的诞生提供了前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坚译: «古兰经»ꎬ 第１１４ 章１ ~３ 节 (１１４∶ １ ~３)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版ꎬ 第４５６ 页ꎮ
同上书ꎬ ４∶ ８０ꎬ 第 ６４ ~ ６５ 页ꎮ
Ｉｒａ Ｍ􀆰 Ｌａｐｉｄｕ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３􀆰
彭树智主编ꎻ 王铁铮、 林松业著: «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ꎬ 第 ６２ 页ꎮ
乌莱玛 (Ｕｌａｍａ) 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泛指伊斯兰 (教) 知识阶层ꎮ 通常指所有得到承认的、 有权威

性的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经注学家等ꎬ 它包括: 穆夫提 (Ｍｕｆｔｉ)、 伊玛目 (Ｉｍａｍｓ)、 夫克哈 (Ｆｕｇａｈａ)、 卡迪

(Ｇａｄｉｓ)、 宗教教师 (Ｍｏｄａｒｒ) 以及在清真寺院和其他宗教机构任职的重要官员等ꎮ 穆夫提: 伊斯兰教法说明

官ꎻ 伊玛目: 伊斯兰教长ꎻ 夫克哈: 伊斯兰教法学家ꎻ 卡迪: 伊斯兰教法执行官ꎬ 即法官ꎮ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ｍｍｉｎ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ｈｈａｂｉ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 Ｃｏ Ｌｔｄ􀆰 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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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ꎬ 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得以产生ꎮ 瓦哈比派创始人谢赫􀅰穆罕默德􀅰伊

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简称 “瓦哈卜”) 坚持崇奉独一的安拉ꎬ 恪守 «古
兰经» 和圣训ꎬ 立志正本清源和返璞归真ꎬ 忠实履行伊斯兰教沙里亚所规定

的宗教功课和义务ꎮ １７４４ 年ꎬ 瓦哈卜与内志腹地小镇德拉伊叶沙特家族的首

领穆罕默德􀅰本􀅰沙特缔结皈依瓦哈比派的协约ꎬ① 由此揭开了沙特家族和

瓦哈卜所属的谢赫家族在半岛共同传播瓦哈比派教义ꎬ 确立沙特家族统治

的帷幕ꎮ 据瓦哈比派教义ꎬ 圣战和天课成为瓦哈比派、 沙特家族对外扩张

的两大杠杆ꎮ 与此同时ꎬ 穆罕默德􀅰本􀅰沙特的长子又娶瓦哈卜之女为妻ꎬ
两大家族的联姻更加巩固了双方构建的教俗联盟ꎮ 换言之ꎬ “穆罕默德􀅰
本􀅰沙特家族需要在半岛这个被浓郁宗教氛围所笼罩的伊斯兰教发源地确

立其未来政权在宗教上的 ‘合法性’ꎻ 瓦哈卜同样需要获得世俗政权在政治

上对他的庇护ꎮ 但从根本上讲ꎬ 衡量后来所创建的沙特王朝的天平看ꎬ 一

方面ꎬ 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相辅相成ꎬ 互为依托ꎻ 另一方面ꎬ 国家和政治

利益无疑要重于宗教利益ꎮ 宗教对于穆罕默德􀅰本􀅰沙特来说是他实现政

治目的的手段与工具ꎮ”②

(三) 现代国家的建立和经济结构的质变

瓦哈卜与沙特家族结盟后ꎬ 双方在瓦哈比旗帜下ꎬ 开始共同拓疆和创建

现代民族国家的伟业ꎬ 先后在 １９ 世纪初叶和中后叶建立第一沙特王国和第二

沙特王国ꎮ 英国人菲尔比认为ꎬ 第一沙特王国是先知穆罕默德以后阿拉伯半

岛上最大的王国ꎬ③ 但这两个早期的沙特王国最终都未能摆脱先后被土耳其和

埃及远征军灭亡的厄运ꎮ
现代沙特王国的复兴肇始于 ２０ 世纪初ꎬ 缔造者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伊

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沙特 (简称 “阿卜杜勒􀅰阿齐兹” 或 “伊
本􀅰沙特”)ꎮ １８９２ 年ꎬ 第二沙特王国覆灭后ꎬ 伊本􀅰沙特的 “全部决心和思

想就是解放利雅得ꎬ 恢复先辈的王国ꎮ”④ １９０２ 年ꎬ 伊本􀅰沙特通过夜袭夺回

利雅得ꎮ １９０６ 年到 １９２５ 年ꎬ 他借助瓦哈比教义ꎬ 采取近攻远伐和力促游牧民

定居的策略ꎬ 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ꎮ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英国同伊本􀅰沙特

􀅰２５􀅰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ｄａｗｉ Ａｌ － Ｒａｓｈｅｅｄ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７􀆰
彭树智主编ꎻ 王铁铮、 林松业著: «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ꎬ 第 ７１ 页ꎮ
英国人菲尔比曾长期担任现代沙特王国的缔造者伊本􀅰沙特的政治顾问ꎮ
[叙利亚] 莫尼尔􀅰阿吉列尼著: «费萨尔传»ꎬ 何义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７ 年版ꎬ 第 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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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 «吉达条约»ꎬ 承认汉志、 内志及归属地国王陛下全面绝对的独立ꎬ① 同

时废除 １９１５ 年将内志纳入英国保护国的 «英国—内志条约»ꎬ 现代沙特王国

诞生ꎮ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 沙特国名正式确定为 “沙特阿拉伯王国”ꎮ 但新王

国的建立并未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ꎮ 沙特一半以上人口仍为游牧民ꎬ 定居和

半定居人口约占 ３５％ ꎬ 仅有 １０％的人口生活在主要城镇ꎮ② 战后初期ꎬ 除石

油工业外ꎬ 沙特国内称得上工厂的ꎬ 仅有几家盐水蒸馏厂、 小马力发电厂

和制冰厂ꎮ③ 城镇只有一些手工作坊ꎬ 沿海居民主要靠捕鱼和采集珍珠

为生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 沙特石油工业迅猛发展ꎮ １９８６ 年ꎬ 阿美石油公

司实现国有化ꎬ 正式成为沙特的石油公司ꎮ④ 据统计ꎬ １９７４ 到 １９９７ 年的 ２４ 年

间ꎬ 沙特石油年均收入为 ４４１􀆰 ６ 亿美元ꎮ⑤ 石油收入直线上升的 “黄金时期”
是 １９７４ 年之后的 １０ 余年ꎬ 石油工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干ꎬ 政府约 ９５％ 的

收入来自石油出口ꎮ⑥ 沙特政府将巨额石油收入投入王国的现代化发展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沙特开始启动 ５ 年为一个周期的发展计划ꎬ 及至 ２０１９ 年ꎬ 已实施 １０ 个五

年计划ꎮ 前 ４ 个五年计划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源发展和公共福

利等项目ꎮ 从第 ５ 个五年计划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年) 起ꎬ 政府逐步加大对经济多

样化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投资ꎬ 经济结构出现从封建农业经济向国家资本主义

经济ꎬ 再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转变趋势ꎮ １９７５ 年ꎬ 沙特私营企业为 １ １８１ 家ꎬ
其中 ９５８ 家为独资企业ꎬ 总资产约 ２２ 亿里亚尔ꎮ １９８６ 年ꎬ 私营企业增至

７ ０００家ꎬ 其中 ５ ４０６ 家为独资企业ꎬ 总资产达 ６８１ 亿里亚尔ꎮ⑦ １９９２ 年ꎬ 私营

企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达 ３５％ ꎬ １９９５ 年为 ４８％ ꎮ⑧ ２０００ 年ꎬ 沙

特非石油产业总值共计约 ３ ７０４ 亿里亚尔ꎬ 其中私营企业产值 ２ ６３７ 亿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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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叙利亚] 莫尼尔􀅰阿吉列尼著: «费萨尔传»ꎬ 第 ２１６ 页ꎮ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Ａｂｉｒ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ｉｌ Ｅｒａ: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ｌｉｔｅｓꎻ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 Ｌｔｄ􀆰 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２􀆰
[苏联] 别里亚耶夫著: «美帝国主义在沙特阿拉伯»ꎬ 商傑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５８ 年版ꎬ

第 ２４ 页ꎮ
Ｍａｄａｗｉ Ａｌ － Ｒａｓｈｅｅｄ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ｐ􀆰 １１２􀆰
Ｄａｒｙｌ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Ｈｕｒｓｔ ＆

Ｃｏ􀆰 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８０􀆰
Ａｄｅｌ Ｓ􀆰 Ａｌｄｏｓａｒｙꎬ Ｓｙｅｄ Ｍａｓｉ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ꎬ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９ － １０􀆰
Ａｌｅｘｅｉ 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Ｓａｑｉ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４５５􀆰
Ｄ􀆰 Ｅ􀆰 Ｌｏｎｇꎬ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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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ꎬ 国有企业产值 １ ０６７ 亿里亚尔ꎮ① 同时新兴服务业也在迅速成长ꎬ 重点

是金融业、 房地产业、 保险业等ꎬ 形成了以资源为资本累积手段、 统筹分

配经济资源于各个生产部门的综合发展模式ꎮ② 沙特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间

资本的发展ꎬ 促使民众政治力量崛起ꎬ 加快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精英集团的

出现ꎮ

三　 社会分层趋势和新兴阶层的出现

经济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ꎬ 人们通过经济活动和彼此间的交往发

生各种联系ꎮ 经济基础也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ꎬ 但任何类型的经济

基础通常也都会随之伴生一种与其相互适应的社会和政治体制ꎮ
在原来的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下ꎬ 沙特传统社会结构呈 “菱形” 构

架ꎬ 菱形两端是两个人数甚少的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 “一个是掌握王国大权

的统治阶层ꎬ 它包括以沙特家族为首的王公贵族、 同沙特家族结盟并具有宗

教权威的谢赫家族③ꎬ 以及部分部落酋长和军政首脑ꎻ 另一个是分散在波斯湾

和红海沿岸的旧式小商人和小手工业作坊的经营者ꎬ 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充

其量不过是游牧经济的有限补充ꎮ 而处在 “菱形” 中部的最大社会群体便是

游牧民和一小部分从耕务农的定居农民ꎮ”④ 战后ꎬ 迅速崛起的沙特石油工业

逐步取代世代沿袭的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牧业ꎬ 并带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ꎮ
作为一个由部落扩展而成的王国ꎬ 沙特传统的农牧社会本身并不蕴含现代意

识和非农牧社会阶层赖以生成的内在基因ꎮ 加之历史上殖民者的掠夺ꎬ 它造

成沙特经济的畸形发展ꎬ 并衍生出相应的特权阶层ꎮ 其典型表现是ꎬ 沙特每

年的石油利润 (１９６０ 年已达到 ４ 亿美元)ꎬ 一半归王族ꎬ 还有相当一部分归

商人和众多的政府官员和顾问ꎮ⑤ 在这种态势下ꎬ 沙特传统社会呈现分化和重

组之势ꎮ 此时处在权力上层的包括三大集团: 一是掌控中央和地方大权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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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 一词在阿拉伯语中通常为长老之意ꎮ 瓦哈比派创始人瓦哈卜的全称是谢赫􀅰穆罕默

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ꎬ 因而瓦哈卜的家族被称为 “谢赫家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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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王室核心成员ꎻ 二是地位稍次的由各派系亲王构成的豪门贵胄ꎬ 同时也包

括与沙特王室联姻并执掌宗教大权的谢赫家族和各大部落酋长ꎻ 三是处在权

力边缘的古老的豪商巨贾ꎮ 在石油利益的驱动下ꎬ 三大集团互为依存ꎬ 彼此

之间又明争暗斗ꎮ 但对于那些试图挤入其行列ꎬ 危及其权益的人ꎬ 它们则一

致对外ꎬ 严加排斥ꎮ①

经济发展依赖于自身的特有规律ꎬ 沙特石油工业的勃兴导致各类生产

活动急剧膨胀ꎬ 而满足生产活动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的供给ꎮ
一方面ꎬ 沙特大量农牧民被吸纳到生产部门ꎬ 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人阶层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沙特人口稀少ꎬ 国内的有限人口无法适应对各类劳动力的

迫切需求ꎬ 只能长期依赖大量外籍劳工ꎬ 致使外籍劳工队伍日趋庞大ꎮ 进

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外籍劳工人数继续大幅增长ꎮ ２０１１ 年沙特私营企业的雇员总

数为 ６９０ 万ꎬ 其中只有 ７２􀆰 ４ 万雇员为沙特人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外籍劳工已超过

１ ０００ 万人ꎮ③ 绝大部分在沙特的外籍劳工社会地位低下ꎬ 属底层人群ꎮ
城市在国家经济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而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导致城市

人口陡增ꎮ 二战结束前ꎬ 首都利雅得仅有约 ３ 万人口ꎬ １９７４ 年增至 ６７ 万ꎬ
２００６ 年达到 ４３０ 万ꎬ ２０２０ 年猛增到 ６７０ 万ꎮ ２０２０ 年沙特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８４􀆰 ３％ ꎮ④ 城市通常都是商业活动的中心ꎬ 但因沙特独特的国情ꎬ 其城市多被

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大酋长和封建主所管辖ꎬ 这便导致农牧区对城市的依赖性

不断加强ꎮ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ꎬ 大批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蜂拥至城市ꎬ 主要

从事建筑业和各类服务业ꎮ 另则ꎬ 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的中小企业主、 承

包商、 商贸掮客、 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 迅速扩招的高、 中专学生在城市人口

中的比例大幅提升ꎮ 此外ꎬ 沙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不断强化王国中央政府的

治理ꎬ 政府各类行政部门和机构同步增加ꎬ 由此产生了庞大的政府文职人群ꎬ
还有大批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 职业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ꎬ 以及分布在文教

卫生、 司法与城管、 其他专业技术领域的各类专家和知识分子等ꎬ 他们也是沙

特新兴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ꎮ 据有关资料推算ꎬ 沙特籍新兴中产阶层的人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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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４００ 万 ~４５０ 万人之间ꎬ 约占沙特籍劳动力人口的 １ / ３ 以上ꎮ①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改变了沙特原有的以农牧为本的社会结构ꎬ 并且朝

着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方向拓展ꎮ 尽管在形式上沙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部落因素

依然顽固存在ꎬ 但商品货币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迅猛发展ꎬ 加快了王国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形成ꎬ 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共存是沙特社会转型的重要标识ꎮ

四　 传统精英集团的延续和分化

沙特传统精英通常是指那些在石油大开发前在沙特社会占据高位和握有

王国最高决策权的沙特王室、 谢赫家族的宗教权威和半岛上的各大部落首领

或酋长ꎮ
(一) 沙特王室

毫无疑问ꎬ 沙特王室是王国的主宰者ꎬ 但王室家族成员内则始终存在核

心与非核心的区分ꎬ 构成王国核心精英主体的一直是那些执掌王国决策大权

的王室最关键的成员ꎮ 同时ꎬ 沙特王室家族内还有嫡亲、 旁系、 庶出等派系

的限定ꎬ 从而凸显了王室成员地位及权益的明显差异ꎮ 依据本文同心圆圈层

框架ꎬ 处在同心圆第一圈层的是王室最关键的核心成员ꎬ 其他王室成员则按

照其所属派系和地位在第二或第三圈层发挥相应作用ꎮ
沙特建国之时曾宣告: “沙特阿拉伯王国之所以用沙特命名ꎬ 是为了表彰

沙特家族在王国生活中所起的历史作用ꎮ”② 据传说ꎬ 沙特家族源于阿拉伯人

两大祖先之一的安宰部落ꎬ 其中的一个后裔名为马尼尔􀅰穆莱德ꎮ 早期沙特

王朝的始祖是马尼尔的第八代后裔ꎮ 从那时算起ꎬ 现代沙特王国的开国先王

伊本􀅰沙特是沙特王朝的第 １６ 代国王ꎮ 在打江山的年代ꎬ 为谋求半岛各大部

落的效忠ꎬ 伊本􀅰沙特通过频繁的联姻将那些强悍的对手纳入其麾下ꎮ③ 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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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现有人口约为 ３ ４００ 余万ꎬ 其中沙特籍占 ６２％ ꎬ 约为 ２ １００ 万ꎬ 而沙特籍中 ２０ ~ ６０ 岁劳动力人口

约占 ６０％左右ꎬ 大致为 １ ２００ 多万人ꎮ 因此ꎬ 除了非沙特籍人口外ꎬ 中产阶层在沙特籍劳动力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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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伊斯兰教的规定ꎬ 每个男性穆斯林可娶妻 ４ 人ꎬ 伊本􀅰沙特则采取边娶边离的方式ꎬ 始终

维持 ４ 个法定的妻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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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多个部落的妻妾为他生育了众多子女ꎬ 遗留儿子多达上百人ꎬ 但得到法定

承认的仅有 ４０ 余人ꎬ 其中 ３６ 位亲王有权继承王位ꎮ① 亲王是否具有王位继承

权ꎬ 一般要看这位亲王的称谓前有无 “王室” (Ｒｏｙａｌ) 字样ꎬ 亦即统称为王

室亲王殿下 (Ｈｉｓ Ｒｏｙａｌ Ｈｉｇｈｎｅｓｓ)ꎮ 王室亲王殿下的子嗣达 １００ 多人ꎬ 孙子

５００ 多人ꎬ 嫡亲人数约在 ７００ 人左右ꎬ② 他们是沙特王室的核心力量ꎮ
沙特王国实行王储制ꎬ 血统是决定王储的关键ꎮ③ 具备法定继承资格的子

嗣才能继承王位ꎮ 先王伊本􀅰沙特于 １９５３ 年病逝ꎬ 沙特作为王室在世的长

兄ꎬ 成为第二代亲王中的第一任国王ꎬ 从此开启了沙特王位传嬗兄终弟及模

式ꎬ 迄今已历六任国王: 沙特、 费萨尔、 哈立德、 法赫德、 阿卜杜拉和萨勒

曼ꎮ 现任国王萨勒曼于 ２０１５ 年阿卜杜拉病逝后继位ꎮ 沙特王室成员庞杂ꎬ 而

同父同母和同父异母的差别将王室亲王划分为不同阵营ꎮ 王室成员在家族中

的地位取决于两大因素: 首先看他是否属于嫡亲ꎬ 其次还要看他是谁所生ꎮ④

沙特王室包括先王伊本􀅰沙特的直系和三个旁系成员ꎮ 已故国王阿卜杜

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王室直系中的 “保守派”ꎬ 主要代表王国东北部最强大的

沙马尔部落势力ꎮ 他的生母来自曾占人口 １ / ３ 的贝都因部落酋长家庭ꎮ 该派

成员主要包括第三任国王费萨尔的几个儿子ꎬ 即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 阿

西尔省省长哈立德􀅰本􀅰费萨尔、 教育大臣费萨尔􀅰本􀅰穆罕默德等ꎮ 该派

得到王室内颇具人脉的第四任国王哈立德的同母兄弟穆罕默德亲王的鼎力支

持ꎮ 谢赫家族也倾向这一阵营ꎻ 已故国王法赫德和现任国王萨勒曼等七兄弟

组成的所谓 “改革派” 阵营ꎬ 素有 “苏德里七雄” 之称ꎬ 一直是沙特王室直

系中最有影响力的派系ꎮ 其成员除先后离世的法赫德、 前王储苏尔坦和纳伊

夫外ꎬ 目前在世的包括萨勒曼国王、 国防大臣图尔基、 内政大臣艾哈迈德、
大企业家拉赫曼ꎮ 萨勒曼国王的儿子、 王室第三代亲王中的翘楚、 现任王储

穆罕默德􀅰萨勒曼也是这一派的核心成员ꎮ “苏德里七雄” 是伊本􀅰沙特的宠

妻———来自内志苏德里家族的哈萨􀅰宾特􀅰艾哈迈德􀅰苏德里所生ꎮ 他们握

有的权力在王室内举足轻重ꎻ 第二任国王沙特也有 ４０ 多个儿子ꎬ 但因其被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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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ꎬ 其子嗣在家族内早已被边缘化ꎬ 是王室内对当权派深感不满的一个派系ꎬ
并被排除于核心精英集团ꎮ

王室内还包括苏乃因 (亦译 “森纳杨”)、 卡比尔和贾卢维三个旁系的叔

伯子孙ꎮ 前两个旁系分别为第一沙特王国奠基者穆罕默德􀅰本􀅰沙特的兄长

和先王伯父沙特􀅰伊本􀅰费萨尔的后裔ꎬ 但他们在王室内的影响有限ꎮ 贾卢

维系的先辈是伊本􀅰沙特的堂兄阿卜杜勒􀅰伊本􀅰贾卢维ꎮ 他是随同伊本􀅰
沙特于 １９０２ 重新夺回利雅得的勇士之一ꎬ 后来在辅佐先王统一半岛的征战岁

月里ꎬ 曾先后两次救过伊本􀅰沙特的性命ꎮ 由于贾卢维的历史功绩ꎬ 其子孙

一直世袭沙特盛产石油的东方省省长及其他重要职位ꎮ 哈立德国王及其兄长

穆罕默德的母亲ꎬ 费萨尔国王两个儿子的母亲均来自贾卢维系ꎮ 贾卢维系同

阿卜杜拉派系关系密切ꎬ 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立场一致ꎮ
为协调王室内部关系和确保王权的长久统治ꎬ 沙特家族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建立 “王室长老委员会”ꎬ 该委员会依据传统的阿拉伯协商原则ꎬ 在王位继

承、 王储遴选、 王室矛盾调解、 王国重大决策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ꎮ①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法赫德国王决定成立 “沙特家族委员会”ꎬ 以取代 “王室长老委员

会”ꎮ 新的 “沙特家族委员会” 成员包括 １８ 名分别代表王室直系各分支的亲

王ꎬ 以及八名非伊本􀅰沙特系的家族旁系成员ꎮ② 时任王储阿卜杜拉为主席ꎬ
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和航空大臣苏尔坦为副主席ꎮ “沙特家族委员会” 的主要职

责是组织沙特家族不同分支随时就沙特家族内部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阿卜杜拉国王又重新改组 “沙特家族委员会”ꎮ 同时颁布 «沙特效

忠委员会法»ꎬ 以 “沙特效忠委员会” 替代 “沙特家族委员会”ꎮ 米尔沙􀅰
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主席ꎬ 成员包括 １５ 名王室第二代亲王和 １９ 名第三

代亲王ꎮ③ «沙特效忠委员会法» 的职责主要是通过家族核心成员的协商ꎬ 确

定王位继承人ꎬ 并在国王和王储无法行使统治权的特殊情况下ꎬ 建立由五名

亲王组成的过渡权力机构临时领导王国ꎮ④ 制度化的分权制衡与公议协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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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彤主编: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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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 / － / ｐｒｉｎｔ / Ｐｒｉ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ｉｄ ＝ ２７２３７３９８８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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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ꎬ 为家族的内聚力和王权的牢固统治提供坚实基础ꎮ
为确保王权的长治久安ꎬ 沙特王室核心成员始终牢固掌控作为内阁的王

国大臣会议ꎮ 政府最关键部门ꎬ 诸如外交、 国防、 内政、 国民警卫队、 国土

安全和王国的情报总局等ꎬ 也一律由王室直系亲王担任首脑ꎮ 王室还通过在

军队安插数百名亲王控制王国武装力量ꎬ 拱卫王权的绝对安全ꎮ 除了中央政

府的各部门外ꎬ 沙特 １３ 个省的省长同样由王室成员担任ꎮ 原则上ꎬ 省长向内

政大臣述职ꎬ 实际上ꎬ 他们都直接向国王汇报工作ꎮ 以国王为首的沙特核心

精英集团ꎬ 通过其精心构建的庞大统治网维系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ꎮ
(二) 宗教精英与谢赫家族

沙特王国信奉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教义ꎮ 国王作为两大圣地的 “护主” 和

王国的伊斯兰特征ꎬ 决定了沙特王权必须拥有宗教 “合法性”ꎬ 由此凸显了宗

教在王国的特殊地位ꎮ 沙特王国的宗教精英上层ꎬ 主要来自同王权结盟的谢

赫家族ꎬ 但仅有极个别成员有资格作为宗教权威ꎬ 被王室吸纳到精英集团第

一圈层ꎮ 其他作为乌莱玛的多数宗教精英ꎬ 只能在第二、 三圈层发挥作用ꎮ
乌莱玛是沙特社会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层ꎬ 它为沙特王权的 “合

法性” 提供法律依据ꎬ 对沙特内外政策的重大决策提供宗教咨询ꎻ 用瓦哈比

教义规范穆斯林的行为方式ꎮ 乌莱玛阶层主要由来自内志和汉志的宗教学者

构成ꎮ 其威望集中体现在教义阐释和颁布仲裁意见 “法特瓦” 上ꎮ 自早期沙

特王国创立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 ２３０ 余年ꎬ 王国陆续产生了大约 １００ 名具有

权威性的乌莱玛ꎬ 其中 ２５％ 来自谢赫家族ꎮ① ８０ 年代中期ꎬ 沙特国内得到承

认的乌莱玛人数至少在 １ 万人以上ꎮ② 谢赫家族在王国乌莱玛阶层中独占鳌头ꎬ
是沙特王室最信任的宗教精英群体ꎮ 自 １７７４ 年沙特家族与谢赫家族结盟后ꎬ 至

少有 １５ 位来自谢赫家族的成员先后担任王国最重要的大穆夫提职位ꎮ 同时谢赫

家族成员亦曾担任王国司法部的高级法官和大法官、 首都利雅得和圣城麦加的

法官、 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的高级宗教导师、 伊斯兰教法及其研究机构负责

人、 伊斯兰大学校长或督学、 世界伊斯兰联盟主席、 扬善惩恶协会主席等ꎮ
谢赫家族是仅次于沙特王室的贵族集团ꎬ 在政教合一的沙特政治体制中

占据特殊地位ꎮ 但包括谢赫家族在内的乌莱玛阶层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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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预沙特政治ꎬ 更不会染指或介入王室内的权力争斗ꎮ 在涉及王室重大问

题ꎬ 并且必须要由乌莱玛做出宗教裁决时ꎬ 乌莱玛往往只是在胜负基本明朗

的时刻才会做出选择ꎬ 并且总是支持获胜的一方ꎮ① 由此表明乌莱玛在政治上

并不独立ꎬ 而是依从于王权ꎮ 作为宗教精英的核心ꎬ 谢赫家族实际上在王国

的政治体系中既是合作伙伴ꎬ 同时也在宗教层面扮演王国政治治理的杠杆ꎮ
(三) 部落精英

部落精英也就是传统社会中的部落首领或酋长ꎮ 二战结束前ꎬ 王国最具

影响力的部落联盟和大部落多达 ５０ 多个ꎬ 诸如安纳宰部落 (Ａｎａｚａ)、 沙马尔

部落 (Ｓｈａｍｍａｒ)、 穆泰尔部落 (Ｍｕｔａｉｒ)、 阿泰巴部落 (Ａｔａｉｂａ) 和盖哈丹部

落 (Ｑａｈｔａｎ) 等ꎮ② 而那些隶属于不同大部落的支部落酋长则超过几百人ꎮ
部落酋长曾是沙特王权的两大支柱之一ꎮ 在重建现代沙特王国的年代ꎬ

半岛的许多部落酋长曾追随先王四处征战ꎬ 在统一半岛的进程中功勋卓著ꎮ
由于部落社会的复杂性和部落酋长的重要影响力ꎬ 伊本􀅰沙特也需要部落酋

长来充当政府与部落民众打交道的中间人ꎬ 协调政府与部落民众的关系ꎮ 而

部落酋长也充分享受着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赋予他们的各种权益ꎬ 从而奠定

了双方密切关系的牢固基础ꎮ 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后ꎬ 伴随石油工业的崛

起和社会结构的转型ꎬ 许多部落酋长深感自己逐渐失去昔日的权力ꎬ 以及作

为沙特家族政治联盟组成部分的重要性ꎬ③ 致使他们心怀失落和抱怨情绪ꎮ 尽

管部落酋长的作用确实在削弱ꎬ 沙特王室却依旧需要他们继续作为强化王权

与民众关系的协调者ꎮ 事实上ꎬ 许多部落民众也一直把部落酋长视为他们与

政府交往的代理人ꎮ 在王国危机形势下ꎬ 部落酋长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ꎮ
部落精英的影响还体现在王国国民卫队上ꎮ １９６３ 年沙特正式组建国民卫

队④ꎬ 主要职能是保卫王室ꎬ 维护油田设施和王国的治安等ꎮ 沙特武装力量由国

民卫队与国防军两部分组成ꎬ 各自拥有约 ２０ 万兵员ꎬ 国民卫队的装备甚至比国

防军更精良ꎮ 两者的区别在于ꎬ 国民卫队的常备和预备建制均以部落为基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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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乌兹􀅰拉比主编: «变化的中东部落与国家»ꎬ 王方、 王铁铮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国民卫队原为部落武装ꎬ 亦称 “白军”ꎮ 因身着阿拉伯传统服装而得名ꎬ 伊本􀅰沙特时期组

建ꎮ １９６３ 年改制后正式定名为沙特阿拉伯国民卫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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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主要来自部落ꎬ 士兵通常也从各自所属部落中招募ꎮ 其原因是ꎬ 这些官兵

不易受外来思想影响或反叛阴谋的煽动ꎮ① 此外ꎬ “贝都因人的乡村已归政府管

理ꎬ 酋长们成了内政部的雇员ꎮ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各自的部落法和秩序ꎮ
传统部落的首领们在其部落内部变为新的社会精英ꎬ 他们倾心于自身的经济发

展ꎬ 并且宁愿确保其子嗣们在国民卫队中的军官位置ꎬ 也不愿让他们参与部落

的政治与现代化规划ꎮ”② 因此ꎬ 国民卫队是部落酋长彰显影响的重要渠道ꎮ
由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 “质变”ꎬ 作为曾经的 “游牧部落勇士” 和王室

的重要支柱之一ꎬ 部落精英的酋长们在王国构架中的政治资本不断 “贬值”ꎮ
一般认为ꎬ 部落精英在部落内的地位可能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ꎬ 但与其他政

治精英相比ꎬ 部落精英尚未在不断扩大的国家机构中确立自己的地位ꎮ③ 因

而ꎬ 传统部落精英依附于王室统治集团的态势愈加明显ꎬ 并且注定了多数部

落精英只能游离于第三圈层ꎮ

五　 成长中的新兴精英群体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认为ꎬ 精英具有流动性ꎮ 某一特定的统治精英集团难

以同时兼具各种不同资质ꎬ 在缺乏必要的适应性、 灵活性和必然性的条件下ꎬ
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精英的循环ꎮ 没有正常的流动ꎬ 就会造成政治不稳定ꎬ 乃

至革命的发生ꎬ 故而精英的兴衰和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是必然的ꎬ 这种

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基本因素ꎮ④ 沙特精英流动的主要体现是新兴精英集团

的成长ꎬ 新兴精英集团的人数基本维持在两三千人的规模ꎮ⑤ 而催生新兴精英

的动力: 一是石油经济带动整个社会转型ꎻ 二是文化教育的大发展ꎻ 三是国

家和社会对英才的迫切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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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精英主要指任职于政府各部和各专门委员会中的高级官员和顾问、 １３ 个地方省的高级官

员、 中央和地方协商会议的重要成员、 军队中的高级军官、 政府聘用的各类著名专家学者ꎬ 以及活跃

于经济各部门和商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名流ꎬ 还有少数新伊斯兰主义者等ꎮ 根据相关资料估算ꎬ 新兴精

英集团的人数大约为两三千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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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崛起的专家治国论者

伴随社会转型ꎬ 在沙特工程技术专家、 高层管理者、 教授和学者等队伍

中ꎬ 一些出类拔萃者被政府不断吸纳到王国各相应部门ꎬ 担任专家顾问和高

层行政官僚ꎬ 这些人通常在沙特被称为 “专家治国论者”ꎮ 他们在王国的经济

建设和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ꎬ 是一个新崛起的精英阶层ꎮ
早在重建王国时期ꎬ 由于人才匮乏ꎬ 先王就开启了广纳贤达治国的先河ꎮ

他曾聘用埃及人哈菲兹􀅰瓦赫巴、 叙利亚人哈立德􀅰哈基姆和尤素夫􀅰亚辛、
黎巴嫩人福阿德􀅰哈姆扎、 利比亚人哈立德􀅰格尔吉尼以及英国人约翰􀅰菲

尔比等担任私人顾问ꎬ 协助他处理国事ꎮ① 他们当时也是沙特最具权威的非王

室成员ꎮ 石油大开发后ꎬ 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成为王国当务之急ꎮ 沙特政府倡

导办学兴教ꎬ 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行政管理ꎬ 一批学

成归来者脱颖而出ꎬ 并被政府聘用到关键岗位上ꎮ
在王国大臣会议、 政府各部和中央与地方的协商会议中ꎬ 平民出身的高

级官员是技术官僚中精英阶层的代表ꎮ 沙特最高行政中枢王国大臣会议 (即
内阁)ꎬ 由王室成员、 谢赫家族成员和平民大臣组成ꎮ 但平民大臣的比例不断

上升ꎮ 在 １９５４ 年的大臣会议中ꎬ 卫生大臣、 财政大臣和商业大臣均出身平

民ꎮ② 在 １９６２ 年的大臣会议中ꎬ 平民大臣增至 ８ 人ꎬ 而王室成员为 ６ 人ꎬ 谢

赫家族成员仅 １ 人ꎮ 与此同时ꎬ 一些新的政府机构相继成立ꎬ 大批具有特长

的专家学者凭借自身才干和政绩纷纷被政府录用ꎬ 政府官僚由 １９６２ 年的 ３６
７７６ 人增至 １９７９ 年的 ２５ 万人ꎮ 而在 １９７５ 和 １９８３ 年的两届大臣会议中ꎬ 平民

大臣人数均增至 １５ 人ꎬ 王室成员分别为 ８ 人和 ６ 人ꎬ 谢赫家族成员均为 ３
人ꎮ③ 在 １９９５ 年大臣会议的 ２８ 人中ꎬ 王室成员仅保留 ５ 人ꎮ 在 ２０１５ 年萨勒曼

继位后组成的大臣会议的 ３８ 人中ꎬ 平民大臣人数仍在增加ꎬ 并占绝对多数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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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年沙特组建的中央和地方 “协商会议”ꎬ 是技术官僚的精英们发挥

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舞台ꎮ 协商会议是咨询性政治机构ꎬ 包括 １３ 个隶属的专门

委员会ꎮ 成员由国王直接任命ꎬ 任期 ４ 年ꎬ 并可连任ꎮ 每一届至少半数成员

是新任命的ꎬ 王室成员不在协商会议之内ꎮ 第一届协商会议包括来自社会各

阶层的 ６０ 名成员ꎮ 此后ꎬ 每届协商会议成员递增 ３０ 人ꎮ １９９７ 年从 ６０ 人扩至

９０ 人ꎬ ２００１ 年为 １２０ 人ꎬ ２００５ 年已达 １６０ 人ꎮ 协商会议已成为主要由技术官

僚和专家学者组成的 “完全以政治为基点的机构”ꎮ① 协商会议成员的不断增

加也表明王国政府力图通过 “均衡” 策略推进变革的决心ꎮ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ꎬ 沙

特各省级协商会议也根据法赫德的命令建立ꎮ 沙特政府稳步扩大协商会议成

员ꎬ 意味着沙特王权希望借助更多的专家治国论者和社会各阶层代表的政治

参与ꎬ 来巩固其统治基础ꎬ 彰显了核心精英集团对可能挑战王权的沙特名流

的怀柔与感化政策ꎮ② 近年来ꎬ 协商会议被赋予的权力不断扩大ꎬ 开始拥有立

法建议权和评估国家重大决策的权利ꎮ 虽然专家治国论者是一个新兴的重要

利益集团ꎬ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ꎬ 他们仍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阶层ꎬ 相对于王室

而言ꎬ 凝聚力低ꎬ 人数有限ꎬ 再加上自身的局限性ꎬ 无法对核心精英集团构

成实质性威胁ꎮ
(二) 发展壮大但仍具依附性的商界精英

沙特商界精英集团主要分布在流通领域ꎬ 他们借助国家提供的一系列投

资和关税保护等优惠政策得到发展和壮大ꎮ 商界精英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ꎬ
或是来自王室家族ꎬ 或是同核心精英阶层或官方保持密切联系ꎮ 也有一部分

人来自沙特著名的传统商业家族ꎬ 他们长期维系着同西方的各种交往ꎮ 还有

一些是来自平民的成功大商人ꎬ 尽管他们并没有惊人的背景ꎬ 却想方设法将

女儿与王室联姻ꎬ 并尝试通过这个渠道来接近核心层ꎬ 从而获取相关重要信

息ꎬ 乃至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决策ꎮ 但商业精英除极个别人有可能挤进第二

圈层外ꎬ 绝大部分人只能在第三圈层内寻找立足点ꎮ 来自王室的核心精英也

会在商界兼任重要职位ꎬ 因而具有多重身份ꎬ 如阿美石油最高委员会主席、
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机构董事会主席均由王储担任ꎮ 但无可置疑ꎬ 其

主要身份是作为王国战略决策的政治精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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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商业家族约有 ２５０ 多个①ꎬ 并同王室关系密切或依赖政府支持ꎮ 哈绍

吉家族是王国较早的商业世家ꎬ 其创始人阿德南􀅰哈绍吉来自于先王伊本􀅰
沙特的私人医生家庭ꎮ 哈绍吉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建立的商业控股公司已在 １７
个国家设立了 ２６ 个代理机构ꎬ 国内的分公司达 ５０ 多家ꎬ 资产超过 １０ 亿美元ꎮ
在费萨尔和哈立德执政时期一直担任国王首席顾问的盖特􀅰法拉昂ꎬ 于 １９６６
年创建 “列杰克” 建筑公司ꎬ 经过法拉昂家族兄弟们的长期经营ꎬ 该公司后

来成了沙特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ꎮ 阿瓦家族和阿卜杜拉􀅰马吉德家族成员也

曾担任费萨尔国王的商业顾问ꎬ 他们分别经营电力、 农业和医药等行业ꎬ 同

时一度是沙特国内外资银行的主要持股人ꎮ
商界精英大都同西方垄断资本保持交往关系ꎮ 诸如加法利兄弟控制的超

大型工商业联合体ꎬ 就是沙特近 ５０ 家最大的美国、 英国和德国公司的代理

人ꎮ 另一方面ꎬ 商界精英还通过以本部落或家族为中心的经营ꎬ 并利用与当

权者建立各种网络ꎬ 形成排他性的垄断集团ꎮ 而这种以血亲为纽带的企业及

经营方式ꎬ 充分体现了在封建的君主制环境下ꎬ 沙特商界精英的 “非正常”
发展模式ꎮ 这些不断趋于贵族化和官僚化的商界精英无不具有依附性ꎮ 他们

主要依赖国家和外来资本ꎬ 获取财力支持ꎬ 以便为自身发展注入动力ꎮ 因此ꎬ
沙特商界精英必然同当权者和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ꎮ 事实上ꎬ
沙特有影响的大资本家大都属于王族成员、 贵族和上层官僚等ꎬ 许多亲王热

衷商事ꎮ 他们充当商贸交易的中间人和外国公司的代理商ꎬ 或是作为合资企

业的合伙人ꎬ 甚至还有人直接从事石油交易和土地买卖的投机活动ꎮ 王室成

员从政府获批土地ꎬ 然后通过关系人以高价售出这些地块ꎬ 从而共同获得高

额差价ꎬ 由此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利益网络ꎮ② 沙特多数商界精英一般都不愿意

流露其政治倾向ꎬ 其影响基本上都是间接的ꎬ 更无法左右核心精英集团的最

终选择ꎮ
(三) “逆向” 影响王权的新伊斯兰主义者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沙特出现一股比较强劲的 “新伊斯兰主义者” 力

量ꎬ 亦称伊斯兰改革主义者ꎬ 但存在温和与极端的区分ꎮ 其共同点都是以宗

教为旗帜来动员民众ꎬ 试图通过请愿、 游说或反政府活动间接影响政府的决

􀅰４６􀅰

①
②

Ｊ􀆰 Ｒ􀆰 Ｌ􀆰 Ｃａｒｔｅｒꎬ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ｐ􀆰 １７􀆰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Ｈｅｒｔｏｇꎬ Ｐｒｉｎｃｅｓꎬ Ｂｒｏｋ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ｐｐ􀆰 １１０ －

１１１􀆰



沙特阿拉伯社会转型中的精英集团与王权政治　

策ꎮ 新伊斯兰主义者实际上是一股反精英势力ꎮ 之所以称其为 “精英”ꎬ 是因

为他们是从 “逆向” 维度对沙特王权和社会构成非同寻常的震荡ꎮ
沙特历史上一直存在政府反对派ꎮ 从先王时期的部落反叛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石油工人罢工运动ꎬ 再到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反政府派别和秘密政党等ꎮ
而 １９７９ 年的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则将沙特的反政府活动推向了高潮ꎮ 沙特社会

的急剧变革及其对王国固有文化的猛烈冲击ꎬ 是孕育新伊斯兰主义者的土壤ꎬ
特别是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后ꎬ 王室要求乌莱玛发布允许美军驻扎沙特的 “法特

瓦”ꎬ① 超越了非沙特军队一律禁止在圣地驻扎这一教规的红线ꎬ 促使新伊斯

兰主义者成为新的宗教反对派ꎮ 新伊斯兰主义者多为宗教学者ꎬ 主张通过非

暴力的合法手段进行舆论宣传ꎬ 挑战官方宗教权威ꎬ 抨击政府的政策和美军

的驻扎等ꎮ 其中坚力量被称为 “觉醒派谢赫”ꎮ② 他们以录音带和宣传册为媒

介ꎬ 传播其宗教和政治主张ꎬ 在王国引起广泛讨论ꎮ③

１９９１ 年初ꎬ 以觉醒派谢赫为首的近 ２００ 名乌莱玛、 学者、 律师等社会名

流ꎬ 通过秘密渠道向当权者提交建议书ꎬ 表达渴望改革的意愿ꎮ④ ５ 月ꎬ ４００
名乌莱玛、 法官、 教授和著名学者共同签名ꎬ 向法赫德国王递交 “请愿书”ꎬ
要求政府在伊斯兰教义的指导下实施经济、 政治和宗教等改革ꎮ⑤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ꎬ 又有 １０７ 名新伊斯兰主义者签名ꎬ 并经大穆夫提伊本􀅰巴兹之手ꎬ 再次

向政府呈送长达 ４５ 页的 «劝告备忘录»ꎬ 详细阐释 “请愿书” 的主张ꎬ 并提

出一系列更激进的改革要求ꎮ⑥ 实际上ꎬ 这份备忘录也是反映新伊斯兰主义运

动本质的行动纲领ꎬ 目的在于重新确立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ꎬ 实现

沙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ꎬ 并实行君主立宪制ꎮ
面对新伊斯兰主义者的挑战ꎬ 沙特政府采取恩威兼施的双重手段ꎬ 一方

面强化王国的伊斯兰特征和适度推进变革ꎻ 另一方面则加大管控ꎬ 严厉打击

宗教极端诉求和活动ꎮ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ꎬ 以穆罕默德􀅰马萨里为首的六名著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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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者宣布建立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ＣＤＬＲ)ꎬ 以此将反政府活动同人权运动挂钩ꎬ 对政府进行

反制ꎮ 但该组织成分复杂ꎬ 彼此观点存在明显差异ꎮ① １９９６ 年遭政府解散后

流亡英国的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 出现分裂ꎬ 派生出新的反政府组织———
阿拉伯伊斯兰改革运动组织 (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ＭＩＲＡ)ꎬ② 它成为海外主要的沙特反政府力量ꎮ

“觉醒派谢赫” 和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 阿拉伯伊斯兰改革运动组织

的大多数人ꎬ 呼吁通过非暴力方式要求沙特政府推进变革ꎮ 但以暴力反抗沙

特王权的极端宗教反对派ꎬ 则使新伊斯兰主义运动走向末路ꎮ “九一一” 事件

后ꎬ 在本􀅰拉登为首的 “基地” 组织的策划下ꎬ 沙特境内接二连三发生石油

设施被炸ꎬ 外国人在利雅得遭连环恐怖袭击或被劫持为人质ꎬ 以及美国驻吉

达领事馆爆炸案等ꎮ 新伊斯兰主义者最终成为沙特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匆

匆过客ꎬ 也是极端宗教势力暴力活动的牺牲品ꎮ ２０１１ 年的阿拉伯剧变后ꎬ 阿

拉伯君主国陆续开始调整内外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萨勒曼继位后ꎬ 明确提出沙特将

回归对所有宗教持开放态度的温和伊斯兰道路ꎬ 伊斯兰极端势力因受到进一

步挤压而偃旗息鼓ꎬ 并出现分化ꎮ 一些人转入地下活动或是投奔境外极端组

织ꎬ 另一些人逐渐改变立场ꎬ 并向政府靠拢ꎮ

六　 结语: 精英集团的互动与王权的巩固

精英理论认为ꎬ 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精英的兴衰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ꎮ 经

济、 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变化首先将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特权及势力产生影响ꎬ
于是那些强势集团便寻求对上述变化加以控制ꎬ 并将其纳入他们所设定的轨

道ꎮ③ 这一判断比较符合沙特精英集团互动关系的基本态势ꎮ 总体看ꎬ 为确保

沙特家族的恒久统治ꎬ 占有绝对优势的王室核心精英集团ꎬ 始终掌控着精英

集团之间互动关系的主导权ꎮ 沙特精英集团之间的互动ꎬ 大致可划分为两大

类: 一是王室核心精英集团内各种关系的变化ꎻ 二是核心精英集团同其他精

英集团之间彼此力量的消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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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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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室核心精英集团内的权力博弈被限定在王室直系范围

沙特王族内的权力之争可追溯到第一沙特王国时期ꎮ 当时沙特家族内有

两大支系ꎬ 即拉比亚系和穆克林系ꎬ 伊本􀅰沙特的先祖属于穆克林系ꎮ １７２７
年ꎬ 穆克林系的沙特􀅰伊本􀅰穆罕默德夺回德拉伊叶城ꎬ 由此开启了整个家

族以沙特命名的历史ꎮ① 但拉比亚支系却命运多舛ꎬ 家族内频繁发生谋杀事

件ꎬ 有七人死于非命ꎬ 拉比亚系此后走向衰落ꎮ 穆克林系后裔吸取拉比亚系

衰败的前车之鉴ꎬ 将阿拉伯传统的协商、 公议和 “分权制衡” 作为解决家族

矛盾的原则ꎬ 以避免矛盾激化和兵戎相见ꎮ 现代沙特王国建立后ꎬ 沙特王室

一直谨慎恪守这一原则ꎬ 以此强化王室的内聚力ꎮ 但王室核心精英集团内的

权力较量并未终止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今ꎬ 王室直系中曾出现三次围绕王

权的博弈ꎮ
第一次权力之争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前后第二任国王沙特与王储费

萨尔之间的较量ꎮ 王室直系另一派系——— “自由亲王派” 充当了两派竞相利

用的筹码ꎮ 所谓 “自由亲王派”ꎬ 它以王室第二代的塔拉勒亲王为首ꎬ 主要包

括纳瓦夫、 巴德尔、 法瓦兹、 麦吉德等年轻亲王ꎮ 该派具有自由主义的改良

倾向ꎬ 主张在维持沙特王权和伊斯兰国体的前提下ꎬ 通过改革使沙特成为一

个立宪君主制国家ꎮ② “自由亲王派” 最初支持费萨尔ꎬ 但费萨尔并不认同他

们的政见ꎬ “自由亲王派” 转而支持沙特国王ꎮ 沙特国王希望借助塔拉勒的力

量打压费萨尔ꎬ 因此他将 “自由亲王派” 的三名成员纳入 １９６０ 年组建的大臣

会议中ꎬ 而当时内阁的王室成员总共只有五人ꎮ 然而ꎬ “自由亲王派” 提出的

宪法草案同样遭到沙特国王和权威乌莱玛的坚决反对ꎮ 塔拉勒随后在国外向

传媒发布抨击国王沙特的言论ꎬ 并披露王室内的争斗ꎬ 其言行严重触犯王室

禁忌ꎬ 引起极大愤怒ꎮ 塔拉勒随即被清除出内阁ꎬ 后流亡埃及ꎬ 直到 １９６４ 年

认错后才回到利雅德ꎮ 沙特国王与 “自由亲王” 决裂后更为孤立ꎬ 加之他治

国无能ꎬ 且挥霍无度ꎬ 使王国财政濒临崩溃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ꎬ 王室长老委员会

和 ６５ 名乌莱玛经反复协商ꎬ 做出废黜沙特国王的决定ꎬ 并由费萨尔继位ꎮ 国

王沙特与费萨尔的权力之争得以化解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ꎬ 费萨尔国王遇刺身亡ꎮ
第二次权力之争发生在阿卜杜拉国王时期他与王室直系 “苏德里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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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ꎮ 费萨尔执政后期ꎬ 苏德里派在王室的势力日益上升ꎮ １９７５ 年哈立德继

位ꎬ 因孱弱多病ꎬ 王权一直由王储法赫德代理ꎬ 苏德里派权势进一步扩大ꎮ
１９８２ 年法赫德执政后ꎬ 王国财政、 国防、 内政、 情报总局ꎬ 以及利雅得省长

等关键部门都由苏德里派掌控ꎬ 该派势力达到顶点ꎮ １９８２ 年阿卜杜拉任王储ꎬ
１９９５ 年法赫德国王也因身体缘故不能正常理政ꎬ 阿卜杜拉由此执掌王国的实

权ꎮ 阿卜杜拉以王室 “保守派” 著称ꎮ 为抑制苏德里派势力的膨胀ꎬ 阿卜杜

拉与费萨尔国王的儿子们结为联盟ꎬ 并得到谢赫家族的支持ꎮ 阿卜杜拉不

像法赫德那样亲美ꎬ 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相对更坚定ꎬ 深获王室多数人赞

同ꎮ 阿卜杜拉一派主要控制着王国外交和国民卫队等部门ꎬ 东方省、 阿西

尔省和北部的沙马尔部落区也都属于其势力范围ꎮ ２００５ 年法赫德病逝ꎮ 他

的两个曾任王储的胞弟苏尔坦和纳伊夫也分别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因病离

世ꎬ “苏德里七雄” 仅剩 ４ 人ꎬ 实力被削弱ꎮ 阿卜杜拉派在王室的影响逐渐

占据上风ꎮ
第三次权力之争发生在 ２０１５ 年萨勒曼执政后因未来王位继承人确定所造

成的风波ꎮ ２０１５ 年阿卜杜拉国王病逝ꎬ 王储萨勒曼继位ꎬ 沙特国内形成多元

的权力格局和政出多门的制衡体制ꎮ① 为确立苏德里派萨勒曼父子在王室的权

威地位ꎬ 萨勒曼旋即对王室进行全面整肃ꎮ 他打破王室沿袭近 ７０ 年之久的

“分权制衡” 和 “兄终弟及” 的王位传嬗模式ꎬ 先后通过 “废弟立侄” 和

“废侄立子” 两大步骤ꎬ 确立其子穆罕默德􀅰萨勒曼为王储ꎬ 同时将另外三个

儿孙也任命到王国的重要岗位上ꎬ 从而使王权高度集中于萨勒曼父子ꎬ 并完

成未来王权 “纵向传承” 的设定ꎮ 紧接着ꎬ 萨勒曼又以反腐之名ꎬ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突然查封 １ ７００ 个银行账号ꎬ 拘留包括瓦利德亲王在内的 ２０８ 名权贵ꎬ
共有 １１ 名王子、 ２４ 名现任和前任大臣ꎮ② 据估计ꎬ 通过此举萨勒曼父子将收

缴高达数千亿美元资金以充国库ꎮ 在被拘留的权贵中ꎬ 还有刚被解职的已故

国王阿卜杜拉的两个实力派儿子ꎬ 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和利雅得省长图尔

基ꎬ 特别是米特阿卜被视为萨勒曼之后沙特国王的有力竞争者ꎮ③ 由此可见ꎬ
萨勒曼的一系列决策都蕴含着剪除政敌、 确保萨勒曼父子在王室独掌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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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耳的考量ꎮ
从沙特王室核心精英集团的三次权力之争看ꎬ 其各种关系的变化始终被

限定在王室直系范围ꎬ 王室旁系和其他任何力量都不会、 也不可能染指王室

内的权力争夺ꎮ 从王室核心精英集团来说ꎬ 无论是协商性的分权制衡ꎬ 还是

权力的高度集中ꎬ 终极目标都是为确保王权永久掌控在王室直系手中ꎮ 这是

沙特核心精英集团丝毫不动摇的共同点ꎮ 因此ꎬ 沙特王室不仅以法律条文ꎬ
而且借助家族不同时期的协商机制ꎬ 即王室长老会、 沙特家族委员会、 效忠

委员会ꎬ 来规范王室权力的分配和王位继承等ꎬ 是一种防止王权旁落的双保

险措施ꎮ 即便就引发普遍争议的萨勒曼以超常手段 “立子为储” 的做法来看ꎬ
它也不违反王室的传统和惯例ꎬ 因为它完全符合 «政府基本法» 关于选任王

储的条款ꎬ① 也满足必须得到效忠委员会绝对多数赞成票的规定ꎮ 但程序的合

法并不意味着是一种真相的折射ꎬ 沙特王室直系中拥有王位继承资格的有

“二代 １３ 子” 和 “三代 ２００ 子”②ꎬ 萨勒曼国王之后是否会重新迸发核心精英

集团内的权力较量ꎬ 仍需时间来佐证ꎮ
(二) 核心精英集团主导着它与非核心精英集团的互动关系

沙特核心精英集团同其他精英集团的关系ꎬ 主要指它同传统精英与崛起

中的现代精英群体的互动态势ꎮ 而沙特固有的家族统治特征ꎬ 注定了双方关

系的主导权必然由核心精英集团所掌控ꎮ
宗教精英在王国的作用主要是在宗教、 司法和教育领域ꎬ 农牧民和部

落生活与宗教联系密切ꎬ 故而农业大臣也由谢赫家族成员长期担任ꎮ 乌莱

玛在政治上对王权的依从ꎬ 是沙特政教联盟伊始就被确定的一个特点ꎮ 权

威乌莱玛在新国王登基时ꎬ 必须宣誓效忠ꎮ 国王相应给予宗教权威们最高

的礼遇和尊重ꎮ 后者则借助各种渠道向王室建言献策ꎬ 直接或间接影响政

府决策ꎮ 但乌莱玛毕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层ꎬ 他们在涉及宗教的

问题上施展权威ꎮ 乌莱玛通常也被视为保守的象征ꎬ 因而会同王国某些推

进现代化的政策产生反差ꎮ 为削弱乌莱玛阶层在王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阻力ꎬ
费萨尔于 １９７１ 年通过设立 “高级乌莱玛会议” 和 “高级卡迪会议”ꎬ 将其

纳入王国司法部ꎬ 使宗教组织变身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个部门ꎬ 从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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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乌莱玛的权力ꎮ 大穆夫提职位也一度被取消ꎮ 费萨尔委任非谢赫家族成

员的伊本􀅰巴兹为 “高级乌莱玛会议” 主席ꎬ 这表明谢赫家族也受到抑制ꎮ
１９９９ 年伊本􀅰巴兹去世后ꎬ 谢赫家族的阿卜杜􀅰阿齐兹才被重新确立为大

穆夫提ꎮ
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创立者伊本􀅰泰米叶认为ꎬ “宗教与国家不可分割地联

系在一起: 没有国家的强权ꎬ 宗教会处于危险之中ꎻ 而没有沙里亚法ꎬ 国家

将成为专制组织ꎮ 这就是说ꎬ 理想的伊斯兰国家需要掌握宗教法的乌莱玛同

掌握实施政治权力的乌玛 (穆斯林社团或共同体) 之间的密切合作ꎮ”① 沙特

的政教联盟实质上遵循了泰米叶的原则ꎬ 王权与教权互为依存ꎮ 只要王国的

伊斯兰特征未改变ꎬ 其政教联盟就不会坍塌ꎮ 因此ꎬ 沙特政教之间的合作是

主流ꎬ 矛盾和冲突服从于合作ꎬ 而王权则为政教联盟的航向掌舵ꎮ
部落精英的酋长们ꎬ 在沙特王室和传统精英不断调整关系之时ꎬ 普遍被

认为是趋于边缘化的 “失败者”ꎮ 在经济和社会结构骤变条件下ꎬ 部落和部落

人口的萎缩以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ꎬ 导致部落在其地盘上的特权日渐削减ꎮ
部落精英不得不尽快适应社会变化ꎬ 做出转换角色的明智选择ꎮ 一些大部落

因获得政府配给的大块土地ꎬ 其部落酋长转而开始经营土地交易ꎬ 成为资本

主义化的封建主ꎮ 同时ꎬ 部落精英的分化加剧: 许多部落精英寄希望于后代ꎬ
鼓励儿孙投身军队尤其是国民卫队ꎬ 或是将儿孙送往国外接受现代教育ꎬ 以

便在未来能够光耀门楣ꎻ 还有极少数心怀愤懑的部落精英及后代ꎬ 完全无法

适应社会转型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ꎬ 他们在绝望和心理极度扭曲中铤而走

险ꎬ 成为极端暴恐活动的制造者ꎮ
在社会转型中ꎬ 不断衍生出的新兴精英集团是 “受益者阶层”ꎮ 经济腾飞

及对人才的迫切需求ꎬ 为新兴精英集团的崛起提供释放能量的平台ꎬ 专家治

国论者凭借专长和才干ꎬ 也有一些人通过裙带关系而被重用ꎮ 人才是维系国

家机器良性运转ꎬ 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关键ꎻ 同时也是王权借此施惠于民众ꎬ
赢得民众拥戴的资本ꎮ 因此ꎬ 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治国论者得以在政府部

门担任要职ꎬ 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够在第二圈层站稳脚跟ꎮ 另一方面ꎬ 在多

元化经济政策的激励下ꎬ 王国最高经济委员会的组建ꎬ 则为商界精英接近决

策层创造了时机ꎮ 商界精英通过最高经济委员会、 工商理事会ꎬ 以及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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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协商会议等与政府对话ꎬ 并向决策层传递各种建议和诉求ꎮ 日益增多

的经贸活动所产生的综合外溢效应ꎬ 也将重量级的大商人卷入到第二圈层施

展能量ꎮ 此外ꎬ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ꎬ 还出现了由人数可观的专家、 教授、 医

生、 律师ꎻ 军政部门的中、 高级官僚和军官ꎻ 工商企业的经理、 经纪人和高

级职员等人群组成的新兴 “中产阶层”ꎮ 但中产阶层作为相对分散的精英个

体ꎬ 不具有前两类精英那样的能量ꎬ 仅有少数人在第三圈层通过可利用的渠

道谋求话语权ꎮ
政府反对派是反精英的精英群体ꎬ 新伊斯兰主义者堪称王国最有影响的

反对派ꎮ 它作为社会 “另类” 力量ꎬ “逆向” 推进王国的社会改革ꎮ 新伊斯

兰主义者提出激进的改革要求ꎬ 但其派系各异ꎬ 力量薄弱而分散ꎬ 无法获得

官方和宗教权威的认同ꎮ 在外因不断变化条件下ꎬ 有时结为同盟、 有时互相

竞争ꎬ 甚至敌对ꎮ “他们只是一个精英团体ꎬ 受到政府的压制ꎬ 没有像样的选

民基础ꎬ 主要以个人的方式运作ꎬ 其结果很容易被政府边缘化ꎬ 或被政府同

化ꎮ”① 统治集团采取适度吸纳和严控政策ꎬ 促使多数新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改

变立场向王权回归ꎮ 那些挑战现存制度的极端分子ꎬ 必然遭到沙特政府的弹

压ꎮ 因此ꎬ 那些具有影响力的、 向王权回归的新伊斯兰主义者ꎬ 有可能以体

制外的 “监督者” 身份在第三圈层发挥作用 (见图 １)ꎮ

图 １　 沙特精英集团的演变形态圈层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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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米􀅰霍索恩: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改革: 新的骚动»ꎬ 刘东国译ꎬ 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编: «卡内基论文»ꎬ ２００４ 年第 ５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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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石油美元和渐进改革是巩固王权的重要杠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ꎬ 沙特新兴精英集团的形成和发展ꎬ 以及王室核心精

英集团始终主导精英集团彼此互动关系的变化ꎬ 是由沙特历史和现实的多种

因素所决定的ꎮ 长期的家族统治和牢固的政教联盟ꎬ 赋予沙特家族一种 “王
权神授” 的政治 “合法性”ꎮ 此外ꎬ 石油美元所带来的雄厚财力和沙特王室为

顺应时代不断实施的变革ꎬ 则为核心精英集团持久维系王权的统治提供了重

要保证ꎬ 也是王权政治释放活力的源泉ꎮ
由于拥有巨额石油美元ꎬ 沙特王室在尽享奢华的同时ꎬ 也遵循伊斯兰教

倡导的 “均贫富” 和 “穆民皆兄弟” 的原则ꎬ 将巨额石油美元施惠于国民ꎮ
高福利政策就是一个具体体现ꎮ 沙特对国民全面实行公费教育和医疗ꎬ 同时

政府提供住房补贴和无息贷款ꎬ 以及各种社会救济和津贴等ꎮ 高福利政策成

为沙特巩固王权的重要手段ꎮ 另一方面ꎬ 以石油财富为基础的地租型国家

(亦称 “食利国家”)ꎬ 普遍善于利用公共福利来缓解社会矛盾和换取民众的

忠顺ꎬ 甚至以大量钱财笼络和收买潜在的政府反对派ꎮ 沙特王室同样如此ꎮ
据 «纽约时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的报道ꎬ 面对埃及局势剧变带来的冲击ꎬ 沙

特王室力图借助新一轮向民众派发红包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音ꎮ 阿卜杜拉国

王斥资１ ３００亿美元用于提高民众待遇ꎬ 如提升工资、 大面积建房和扶持宗教

组织等ꎮ 在动荡和危机时刻ꎬ 石油美元确实缓解了王权的压力ꎬ 以至于有学

者称沙特家族利用 “财富购买和平”ꎮ①

与此同时ꎬ 为适应社会发展ꎬ 迎合不同精英集团的诉求ꎬ 沙特不断实施

一系列渐进的社会改良或变革ꎮ 实际上ꎬ 这也是核心精英集团对民众及其他

精英集团权益的适度让渡ꎮ 这些变革主要包括: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沙特政府颁布的

«政府基本法»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ｏｗ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协商会议法»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和 «省组织法» (Ｔｈｅ Ｌｏｗ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ꎮ 三大法案强化

了王国的法规化治理ꎬ 各级政府的施政被置于法规的监督之下ꎮ 同时ꎬ 它涵

盖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ꎬ 基本能够满足各精英集团的相关诉求和参政议政的

强烈愿望ꎬ 是向民主政治演进的重要步骤ꎮ 自 １９９３ 年年底起ꎬ 沙特政府开始

组建中央和地方各级协商会议ꎻ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启动由社会各阶层精英参加的市

政选举ꎬ 特别是给予妇女选举和被选举权ꎻ ２００３ 年建立国民对话机制ꎬ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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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先后在王国各地举办了 ９ 次国民对话会议等ꎮ① ２０１６ 年沙特出台以

增强伊斯兰教与国家认同ꎬ 提供充实健康生活ꎬ 促进经济多样化ꎬ 提升就业

率、 增加政府效率和履行社会责任为总目标的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ꎮ 上述变革

为王国不同阶层的精英提供了参政渠道和平台ꎬ 涉及政治、 经济、 社会、 外

交、 宗教、 文化、 教育和司法等诸领域ꎬ 凸显了沙特国民政治参与不断扩大

的趋势ꎮ 同时ꎬ 它有利于促进沙特社会经济的发展ꎬ 并为王国的治理注入新

的弹性活力ꎮ 因此ꎬ 在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态势下ꎬ 沙特政局才能保持相对

的稳定和王权平稳的更迭ꎬ 并推动王国的现代化发展ꎮ
综上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ꎬ 是唯物史观对一定政治形态得以生成的

基本认知ꎮ 沙特新兴精英集团的形成和发展ꎬ 及其同原有传统精英集团的互

动关系ꎬ 取决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ꎮ 基于历史上形成的家族统治传统和

牢固的政教联盟赋予沙特家族 “王权神授” 的 “合法性”ꎬ 沙特王室核心精

英集团才能一直牢固掌控同民众和其他精英集团互动关系的方向ꎮ 沙特王室

的终极目标ꎬ 一是确保沙特家族的持久统治ꎬ 二是恪守王国的伊斯兰教特征ꎮ
而其他精英集团或是因时代变迁致使仅有的权威被削弱和被边缘化ꎻ 或是因

自身局限显露出不同程度的依附性和分散性ꎬ 尚不具备核心精英集团那样的

能量和社会基础ꎬ 只能屈从于王权ꎬ 并在核心精英集团的主导下扮演王国治

理的配角ꎮ 总体来看ꎬ 沙特王国在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已有超前发展ꎬ 但国民

的价值取向并未完全摆脱根深蒂固的部落传统的羁绊ꎬ 崇信安拉、 血统、 部

落和权威ꎬ 依然是国民心灵深处的重要选项ꎮ 而沙特王权和家族统治的本质

属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上述因素契合或相通的ꎮ 正因为如此ꎬ 核心精英集

团可以成功地将这些因素加以利用: 一方面ꎬ 借助笼络、 怀柔和钱财收买的

杠杆争取民心ꎻ 另一方面ꎬ 通过不断的渐进改良和变革ꎬ 对国民和其他精英

集团的权益予以适度让渡ꎬ 以顺应时代发展ꎬ 迎合民愿诉求ꎬ 维系王权的长

治久安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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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林松业: «从 “三大法案” 到 “国民对话” ———兼论后冷战时代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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